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编辑/版式 程文 /孙维维 hbck_chw@126.com 校对 宋海荣

2023年2月22日 星期三8版 茶 馆 Http://www.hbnews.net

CHAGUAN

（上）
有机缘到淮北，便想去拜谒

子张。我对子张没什么研究。
过去读《论语》，知道子张被提及
多次，但并未特别关注他。后偶
然看到一个材料，说子张墓地在
安徽，其子孙后辈的主要聚住地
也在安徽。这子张埋葬在安徽，
自己作为一个安徽人，竟然从未
听说，孤陋寡闻，真的惭愧！

现在人出行有汽车，确实方
便很多。但坐在车里的人，很显
然不如过去骑马或坐牛车，能够
在颠颠簸簸中更真切地体验地理
风土，识别方位。车子过一个牌
楼，便停了下来。我回首望望，牌
楼上写着“徐楼村”字样，并不是
行前材料上所说的刘屯村。

我仿佛掉进了绿意蒸腾的
海洋。正是七月末，已经进入中
伏，大热天气。这季节也正是各
类植物疯长的时候。玉米有人
高了，密密实实，似乎连兔子也
钻不过去。小路一边扎着篱笆，
上面攀爬着密密的豆角和南瓜，
透过金灿灿的南瓜花和蓝茵茵
的豆角花，可以看到篱笆内的葡
萄和各色蔬菜。据说这里的葡
萄特别甜。一边是果树，石榴长
得已如小孩拳头大小，已然泛红
了，显见的是一个丰收景象，还
有桃树上的桃子未摘，还缀满枝
头，都成野桃了。再就是淮北常
见树杨树，高高大大，杆直叶展，
一副招风的样子，让人感觉这淮
北的夏天田野，比皖南夏天田野
的闷热溽湿，要通透些。

不远处，是一溜青砖砌的带
檐的围墙。近看，立着两块碑，
一块上书安徽省人民政府立“安
徽省文物保护单位——颛孙子
张墓”，另一块是淮北市人民政
府 立“ 淮 北 市 文 物 保 护 单
位——颛孙子张墓”。细看落款
日期，市政府立在先，2009年公
布、2017年立碑。省政府是2019
年公布、立碑。

围墙内是两个新起的大坟
堆，坟堆上长满杂草，四周种了
稀稀拉拉的黄豆。转到坟前，竖
着两块碑，标明这里是子张和其
子申祥的墓。看到这两个坟堆，
我有些意外，因为来之前看到一
个材料，说子张墓园占地1.2顷，

“墓高丈余，广圆一百二十弓”。
清嘉庆《萧县志》载，刘屯村村
头，即今杜集区朔里镇，尚有颛
孙子张及其子颛孙申祥墓。这
个“尚”字，显示其已衰落。后又
有说墓园在“文革”中被夷平，只
是没有被挖掘而已。我还在想，
这是不是冥冥中符合了“墓而不
坟”的古制。《礼记檀弓》：“孔子
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
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
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返。门人后。
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
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
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
不修墓。”当然，墓不起坟头，也
是现在的时尚。我本来还在猜
测，这子张墓没有坟头，如何创
意设计标识。现在堆起了坟头，
倒是简单明了，凡中国人一看就
明白就懂的。

子张是孔子的重要弟子之
一。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
传》云：“颛孙师，陈人。”颛孙师，
即子张，陈即陈国，在今河南安
徽交界之地，主要是颍河流域，
地盘应该不小，后来被周边几个
国家侵吞。在公元前479年孔子
殁时，陈国亦被楚国所灭。颛孙
子张跟随孔子学习，大多时间应
在鲁国。直到孔子逝世，他为孔
子服丧3年。期满后，在公元前
476年，颛孙子张举家迁到萧国
的堀坊村，即现淮北市杜集区朔
里镇的刘屯村。至于他为什么
没有回陈，也没有留在鲁，后来
人猜测不少。但他最后到“萧”

地，则是肯定无疑的。
子张的生平事迹不详。但

其特立独行的风格极其鲜明。
“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以琴，和之
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
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
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
先王之礼，不敢不至焉。”可谓

“师也辟、师也过”。其口碑相当
不错。“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
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
吊。曾子曰：我吊也与哉！”

当然，子张的名气是依附在
孔子身上的。《论语》中有他与孔
子的十多段对话，其实也不是对
话，而是问答，分别在《为政》《公
冶长》《先进》《颜渊》《宪问》《卫
灵公》《阳货》《子张》及《尧曰》诸
篇章里。基本是子张问，孔子
答。淮北市有子张文化研究会，
正从文化角度，想从子张留下的
只言片语中挖掘出微言大义。
但若要更进一步，提炼总结出子
张独立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是个
非常艰巨、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子张在时或其后不久，世有

“子张之儒”，这个任务似乎也没
有完成得好。现在已过了二千
多年，更是难以再继了。

但这不妨碍我们欣赏子张，
并把他视为安徽的名人。仅从

《论语》看，我们可以得知，子张
是与孔子走得最近的学生之一，
是孔子比较喜欢且能对话的学
生之一。这本身已非常了不
起。虽说孔子学生三千，贤人七
十二，但在《论语》和其他史书
中，子张名字的出现次数是最多
的人之一。其次。孔子与子张
俩每次问答篇幅都较长，与其他
人有些不同。看来孔子乐于回
答他的问题。有的地方子张问
得较多，就有了相互探讨的意思
了。三是子张的问话水准较
高。虽说是子张在向孔子请教，
但儒家向来把“问”看成是学习
的起始，极为重要。“舜好问而好
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
大 而 尽 精 微 ，极 高 明 而 道 中
庸”。同时，“问”本身反映的也
是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当然，
这些问和答，并不是阐述子张的
思想，都是在阐述孔子的思想。

出了墓园，问刘屯在哪，他
们把手一挥，我目力所及，并没
见到村庄，只是绵绵的玉米地和
高高的杨树。

（下)
所谓学田，是过去朝廷为鼓

励办学所划拨的土地。这块土
地免征官税，不纳皇粮，田地收
入供子孙读书之用，故称学田
地。子张家族的学田是明朝万
历年皇上赐的，面积很大，约540
亩地，暗合五经四书的意思。同
时，子张家族还世袭博士学位。
这反映了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尊
重，并荫及其弟子，也是广而扩
之对博学之人的敬重，对文化教
育的重视。现子张后代子嗣若
干，聚落居住在杜集区石台镇学
田村。

据说，子张以下，颛孙家族至
今海内外有十万之众。算起来，
其繁衍的直系子孙已有78代了。
现代通信发达，通过颛孙家族网
络，我们在汽车上，几分钟就联系
上子张的第77代颛孙明勤。他正
在家中，欢迎我们去参访。

我们经过朔里煤矿和朔里
镇，看见公路中悬着一横幅：“子
张故里欢迎您。”车子进入石台
镇地域，沿着两边植有高大的杨
树公路，继续前行。不久，远远
看到一老汉在路边张望。

正是颛孙明勤。颛孙是个
近七十的老汉，精神矍铄。虽然
显得黑瘦，但一眼看去，就是个

识字断文的人，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农民。我们下车，他便引着
我们去村口，村口竖着块“子张
故里”的石碑。我说我已在路上
看到一牌子，说是“子张故里”，
怎么这里又竖了个石碑。老人
家说，这里是学田行政村的核心
祭田村，是书圣府旧址，是真正
的“子张故里”。至于“子张故
里”名称，您刚看到的是镇里竖
立的，绝对正确，村归镇里管，所
以镇里当然是“子张故里”。而
且，镇里归区里管和市里管，杜
集区和淮北市也可以叫“子张故
里”。我很钦佩老人家的这种认
识，笑道：是的。

村口似乎要建文化广场，还
在建设中。颛孙指着一块也是
刚立的石碑说：这里是祭田村的
核心，书圣府旧址所在地。我没
问这里的“书圣府”由来。我觉
得，中国用这名字的地方，可能
不止这一处，但用在“子张故里”
这个特定地方，或应为“书绅府”
更为确切。《论语卫灵公》：“子张
问行，子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
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
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绅
就是衣带，估计子张听了孔子的
话，生怕忘记，便把孔子的言论
速记在自己衣服的带子上。只
不过孔子时代用的是刀子和竹
简，没有纸、墨，也没有毛笔。不
知他是怎么记录的。但“书绅”
这两字，从此成为标明学生勤奋
用功的专有名词了。

应无疑义，子张好学深思，
是孔子弟子中的佼佼者。这一
点，虽然我们只能从《论语》等著
作的只言片语中去了解，但我想
这已足够了。孟子也说，子贡、
子游、子张皆得圣人一体。《韩非
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
也。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
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
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
之儒。子张之儒排在第一，说明
当时子张的影响之大。有人引
用荀子的话，说荀子骂“子张氏
之贱儒也”，是指斥子张下贱。
我倒不这么看，荀子是将子张
氏、子夏氏、子游氏并列说的，我
以为荀子绝对不会贬低他们，把
他们都说成下贱。荀子本人也
是儒家八派之“孙氏之儒”一
员。若荀子把子张、子夏、子游
等孔子的得意门生一并痛骂，那
等于是在直接骂自己的祖师爷
孔子了。这与荀子来说，是万万
没可能的，也是万万不敢的。通
读荀子的上下文，这“贱”更可能
是通假字，与“践”通。“弟佗其
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
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
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
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
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
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子张氏、
子夏氏、子游氏应指子张子夏子
游的那些弟子们，并不是子张他
们本人。荀子是说他们的这些
弟子们，都在以自己特别的思想
和行为方式，来宣示、标记、标识
所谓儒，实际是糟践、糟蹋了儒
名，距离真儒愈来愈远了。他只
是痛心，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细
细想想，是不是有很多思想学
派，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其原始
初心都是好的，但流传几代之
后，门第之见，往往会变形为偏
见，最后就等而下之，无如之何
了。

颛孙明勤又领我们去看子
张祠堂重建工程。子张祠堂始
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
清康熙年间重建。祠堂向来是
宗族的核心标志，只是像孔孟这
样“大儒”大家族的祠堂，因为社
会地位的不断上升，渐次转变为

事实上的公建了。据说，过去子
张祠堂这里，一年春秋两次祭
拜。历代县令到任第一件事，便
是祭拜子张祠。子张祠堂原祠
于“文革”中被毁，不知道被毁的
原祠是不是清康熙年建的。我
问土地规划情况，他马上说土地
规划均已批复。从图纸上看，这
一次是重建，不是复建。现场正
有一台推土机在工作，在一片绿
色庄稼地中，推平的一大片土
地，露出黄黄的土壤颜色，显得
很显眼。看来土地平整工作快
要结束，很快可以正式开建了。

中国宗族制度，追根溯源，
源自儒家倡导。宗族以血缘为
纽带，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
拜等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
强成员管理。宗族制度对中国
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
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诸方面影响
极其深刻。然而，现实世界中，
世代赓续、繁衍不绝的大家族稀
若星辰。公认中国四大家族，是
孔、孟、颜、曾，得到历朝历代君
主关照，枝繁叶茂。从学田村
看，颛孙子张家族，实际也是得
到诸般关照，维系得很好。皖南
徽州有“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
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
毫不紊”之说，并以此雄视海
内。徽州的大家族的学习榜样，
就是孔孟颜曾这些超越了时代、
地域、身份限制的家族。

我目测了一下，这学田村与
徐楼村，虽属两个乡，但直线距
离似乎并不远。颛孙明勤解释
说，子张墓地那儿过去被水淹过
几次，以前朝廷赐的学田也不是
紧靠子张墓，颛孙家族因为居住
及学田农作原因，并没有围庐
（墓）而聚。

子张墓地与颛孙家族居住
地分离，没有影响“子张故里”的
地名头衔使用。这勾起我前些
年去涡阳武陵河，参访上清宫的
回忆。我对“老子故里、河南鹿
邑”一直耿耿，不能释怀，觉得这

“老子故里”，被人变来变去，已
与历史事实并无多大关系了。
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发展环境中，

“名人”，已现实地变成一种可资
利用的经济发展资源。“争名
人”，是当下文化一大景观。其
中厉害讨论已经很多了。我觉
得这种争论不能说一点意义都
没有。所谓“慎终追远”，珍惜
血脉传承，所谓自豪感、荣誉
感，向来都不是空洞的概念。
儒家的道统意识是落实在实际
操作上的。据说山东邹县，颛
孙家族在那里发展很兴旺，但
从未有人质疑“子张故里”。子
张其第55代颛孙栋，仕元，后退
隐河南西华县，就专门交待：

“萧，吾故土也，先人之坟墓在
焉。不可流离忘归，子其旋返
世守，无失烝尝之祀。”当然，朝
廷赐给子张氏的学田都在萧
县，更是强化确认。时间在流
逝，祠堂毁了又重建，坟墓平了
又垒起，循环往复中，看得见的
是赓续、是更新。

颛孙明勤家有个挺大的院
落，院子中央是一古槐，浓荫匝
地。据说还是明朝时种植的，距
今有四五百年了。它身上缠绕
着的凌霄也是茎粗叶壮，红艳艳
的喇叭状花开得正红。颛孙明
勤说，要借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之
机，深入研究子张，包括其生平、
思想、行为等等。期待挖掘出当
下能用、管用的资源，努力使子
张走出家族的范围。

我想起子张留下不多的几
句话语，其中之一是：“子张病，
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

满地凌霄花不扫，我来六月
听鸣蝉（陆游）。突然发觉，在这
徐楼村和学田村转了半天，我似
乎还没有听到知了鸣叫。

张老伯走了，在 2022 年的
最后一天，天还没有亮。这原本
是一个对来年充满期待的日子。
我和张老伯见面的次数不是很
多。他的二儿媳是我的妹妹。
他个头不高，人显清瘦，略微驼
背，走起路来喜欢把双手叉在背
后。他的肺部不好，特别是近两
年，稍微走一段路，就会喘不过
气来，有时要右手扶墙、左手叉
腰、待在原地低头缓上半天才能
继续往前走。但他的双眼炯炯
有神，眼里泛着光芒，坚定而有
力，亲切而慈祥。

《时间之书》里有这样一句
话：“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
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
八九月自有答案。”张老伯种了
一辈子地，就是靠着种地，他把
四个子女抚养长大，如今事业有
成，各自成家。

张老伯是把种地的好手，对
他来说，土地就像自己的孩子，
他爱之惜之，除了种粮食，他还
种蔬菜，翻土、施肥、灌溉、除虫，
待到收获时节，便挑到集市上去
卖，用换来的钱供子女们读书。
别看他瘦弱，干起庄稼活来，浑
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拉一
车沉重的粮食也可以健步如
飞。年轻时种地出力过多，让他
积劳成疾，落下了一身毛病。

我的妹夫在家排行老二，我
们都定居在省城，住在同一个小
区、同一个楼栋，见面多，交流的
也多。他毕业于福建的一所高
校，在校时就非常优秀，毕业后
回到合肥发展，从事IT行业，为
人谦和，工作卖力，经过十多年
的打拼，从白手起家到有车有
房，算是比较励志。闲聊时，他
时常感叹父母的操劳和不易。
由于小家庭不时需要父母帮衬，
妹夫把父母接来小住过几次，但
二老每次都是在完成“任务”之

后，着急忙慌回去，特别是张老
伯，时刻惦念着地里的庄稼。

我最后一次见到张老伯，是
去年10月份，在妹夫家中，因为
妹妹当时在全心准备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老两口来到省城
照顾孙子。“明天就考完了，后天
我们就回去，地里的豆子该熟
了。”张老伯见我到来，从床上起
来，热情招呼我坐下，自己搬了
一个小凳子，倚着卧室的门框坐
下，和我拉家常。他就是这样，
没有太多过于客套的礼数，却总
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家里人那种
随意的亲切以及父亲般的慈祥。
我妹夫的大哥、妹妹、弟弟，我也
是比较熟悉的。妹夫的大哥工
作较早，用自己的收入帮衬着父
母，供养弟弟妹妹读书，为这个
家庭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工
作是在海上，一出海就要好几个
月，每到休假就是回家，干农活、
做家务，是个接地气的儿子，是
个有担当的大哥。妹妹排行老
三，当年哥哥、弟弟都在读书，她
自愿早早地下了学，帮助父母种
地种菜，为这个家庭也做出了牺
牲，家庭条件稍微好些后，张老
伯和老伴儿劝说妹妹去学一门
手艺，这样她就到省城报了一个
糕点班，学成后回到老家开了间
糕点店，后来又转做游乐场、小
吃街，生意很是红火。弟弟最
小，也是名校毕业，起初是在无
锡一家国企工作，为了离家近
些，方便照顾父母，现在选择了
离淮北较近的徐州工作，孝心可
嘉。

张老伯大字不识几个，对于
子女的教育却毫不吝啬。没有
钱，去挣，哪怕去借，也要按时保
证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我可
以省吃俭用、骨瘦如柴，却不许
你囊中羞涩、误了学业，或许，这
就是最朴素却又最博大的父

爱。他知道种地的苦，也知道生
活的苦，他认为书本是颗糖，多
吃些可以中和各种苦，让日子甜
起来。

四个子女小有成就，令张老
伯欣慰不已，如今子孙满堂，衣
食无忧，可他穿着依旧、待人依
旧、种地依旧、忙碌依旧。功成
名就之时，仍能本色不变，这是
发自内心的善良，也是为人处世
的修养。

这些年，张老伯的身体一直
不好，每年都要去医院住几天，
尤其是冬季天冷，他最受煎熬。
这次内外原因，最终没能挺过这
一关，也没能看到新年的曙光，
令亲朋嘘唏不已。上一次见面，
张老伯还提及老家要建高铁站，
政府给了安置房，快要分下来
了，言辞中充满期待，可造化弄
人，终究还是没能等到那一天。
妹妹的考试结果他一直心心念
念，时常打来电话询问结果，如
今顺利通过，证已到手，遗憾没
能看到。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民间说
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
自己去”，意思是七十三和八十
四岁对于老年人是一道坎。遗
憾的是，张老伯也没能打破这个
魔咒。对于这一关，他似乎早有
预感，之前老毛病犯了，他会主
动提出去医院。这一次，他坚持
不去。或许，他想和家人在老屋
里安度最后的团圆。

在回家奔丧的路上，我的脑
海中重复闪现着和他为数不多
的几次见面。他不是我最亲最
近的人，却是我最为敬重的长
者。草木生长，日月轮回，总有
一些人要先行与我们告别，这是
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风又
起时，哀思如潮。他们来过，他
们爱过，他们也注定被人们永远
怀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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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萧县著名旅游胜
地皇藏峪一个名叫汪庄的小山
村，在这里一直长到十八岁参
军时才离开。退伍后因一直在
外地工作，除每年清明上坟，或
者家族内红白喜事外，平时很
少回去一趟。

岁月如梭催人老。一晃，
离开家乡已有五十多年了，当
年的懵懂青年，现在已是两鬓
斑白的老人了。

人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
的记忆力也在逐渐减退。而我却
对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经历的一些
往事，记忆反而更加清晰。

就拿家乡的野菜来说吧，
每年春季来临，就会油然地想
到它们。当年和大人或小伙伴
们一道，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里
挖野菜时的情景，就会清晰地
浮现在脑海里。

那个时候，一场春雨过后，
村外的田地、沟坎、山坡上，各
种野菜，从潮湿的泥土里相继
探出头来，绿油油，嫩黃黄，一
天一个样地往上长，并且还陆
续争相绽开了形状各异，五颜
六色的花朵来，引来蜂蝶光顾，
嘤嘤嗡嗡，翩然起舞。泥土和
野菜混沌在一起的芳香，扑鼻
而来，直沁心脾。

这个时节，每天都会有男
女老少，或独行，或结伴，挎着

竹篮，手拿铲刀，走出村庄，在
田地里，在地边的坝沿上，在灌
木丛间的山坡上，低头慢步，寻
寻觅觅，发现一株野菜，便弯腰
持刀剜入篮中，不多时便能收
获多多，满载而归。

把野菜带回家中，大人们
就会利用空余时间，把它们摊
在饭桌上，一棵棵择净，分门别
类置放开来，以备用不同方式
烹制成家用的食品，一方面以
调节平时单一的味蕾，一方面
也弥补了家里米面主食的不
足，一举两得。

家里人口多的，每年春天
挖来的各种野菜就会出现存
货，吃不了，就晒成干菜，常年
可用，或者送给左邻右舍和亲
朋好友，有的还拿到附近集市
上去卖，换俩零钱补贴家用。

当年挖的最多的野菜有：香
荠菜、颜渠棵、扶扶苗、地枣子
苗、婆婆丁和野蒜苗等等，每种
野菜都有不同的形态和味道，大
人们便会根据它们不同的质地
和味道，或炒菜或煎饼或烧汤，
皆色香味鲜，美不胜收。

由于村里挖野菜的人络绎
不绝，往往一个春天下来，凡是
有野菜的地方，基本上都被剜
光了，只剩下随后冒出来的茅
草、扒根草、节节草和掐不齐等
各种野草，葳蕤生长，不经意

间，便覆盖了除田地以外的所
有土地，一眼望去，郁郁葱葱，
蔚为壮观。

随着时代发展，农村的青年
人越来越少了，留守的老人和孩
子，生活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家
乡的野菜很少有人再去剜食。

我们每年清明节回家上坟
时，都会看到满山遍野当年令
人青睐的各种野菜无人问津，
随着时间的推进，都已经枯萎，
或半枯萎。萎缩的叶丛中，挺
出一杆或几杆结满菜籽的花茎
来，在桃红柳绿之间，莺飞草长
之际，显得那么无力、枯燥，犹
如那些面目憔悴的留守老人。

我们这代从艰苦岁月过来
的人，对野菜始终有着难以割
舍的情结。比如我吧，在饭店
就餐，无论如何要点一份用野
菜烹制的食品；上街买菜，见到
新鲜的野菜也必然要买一些回
来；闲暇时，总会和老伴一起，
走出城市，兴致勃勃地到郊外
剜野菜。有时老家农村的亲戚
或同学，到我家里来，知道我喜
欢吃家乡的野菜，也会带些或
新鲜或晒干的过来，让我们老
俩口和孩子们喜不自禁，欢欣
雀跃。目睹着抚摸着这些来自
故土的各种野菜，一下子把我
拉往苦涩而又快乐的青少年岁
月里，浮想联翩，激动不已。

家乡的野菜
汪晓佳

风又起时思如潮
亚子

春
天
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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